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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少数民族汉语书写刍议
□白崇人（回族）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

众多的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这

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都有属于自己的民族

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

和印欧等语系。其中12个民族在新中国

成立前就有和民族语言相匹配的民族文

字，并有悠久的历史。此外，还有些民族

在历史上产生过民族文字，但并未在全民

族中使用，如傈僳族的“竹书”、壮族的

方块壮字、苗族的方块苗字、瑶族的方块

瑶字以及白族的白文、佤族的佤文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出专家和本民

族文人为一些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拼音文

字，如壮、苗、布依、土、傈僳等十几个

民族的文字，但大多没有普及使用。而历

史上已经有文字的一些民族文字，也多用

于宗教典籍、历史记录以及只被民族上层

人物掌握，如纳西文、彝文等。直至20

世纪70年代，我国大多数民族仍处于没

有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书写的状况。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

蕴，成为我国被广泛使用的人际交流工

具。汉语经古代、现代、当代几个发展阶

段，形成现在通用的“普通话”。汉字最

迟在商代产生（甲骨文），距今有3000多

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在还通行的最古老的

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

书同文”，规制了汉字统一的书写规范，

在全国实施。后几经演变，形成现行通用

的楷体汉字。

我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经历经济发

展、社会变革、朝代更替，以及各地区各民

族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使用汉

语汉字的人群不断增多，汉语文学也随之

蓬勃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汉语文学史。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汉语文学发展史

上，不但涌现出大量杰出的汉族作家、诗

人，而且也出现了许多用汉文书写的少数

民族诗人、作家。这一历程可以远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江南北就

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孟子》中有楚人

学齐语的记载，可见当时齐 （北方） 楚

（南方） 语言的差异和文化交流的情况。

《礼记》 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

《说文解字序》 写到：“诸侯……言语异

声，文字异形。”但以华夏为中心的汉

语，被周边民族逐渐接受、使用。以《诗

经》 为代表的华夏诸地人民的诗歌和以

《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荆楚民族的诗歌就

各具特色。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就

是楚人使用汉语创作的诗歌（尽管诗中使

用了一些楚语特殊词汇）。

秦汉时期，完成了汉民族的整合，形

成了以使用汉语为标志的汉族。汉语汉文

有了更加持久的稳定的基础，也有了更加

强势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汉代是一个强大繁荣的朝代，边疆广

大，与汉族地区接壤的一些少数民族开始

习说汉语。汉末，羌、匈奴、巴氐、鲜

卑、羯等少数民族势力兴起；西晋末年，

这些少数民族在西方北方诸地，先后建立

了十几个地方政权，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

流、交融。这些政权的上层和文人积极学

习使用汉语，并涌现出一些使用汉语书写

的少数民族作家。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

出现了用汉语书写的《企喻歌》（氐族）、

《琅琊王歌辞》（羌族）、《慕容垂歌辞》

（鲜卑族）、《琴歌》（氐族）等。传世长篇

叙事诗《木兰辞》就出自北朝少数民族诗

人之手。

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潮期，

不但汉族作家、诗人群星闪烁，而且也有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作家用汉语书写文学

作品。如南诏政权有不少官员、文人使用

汉语书写诗文，南诏王寻阁劝（彝族）的

《星回节·游避风台》，段宗义（白族）的

《思乡》，杨奇鲲 （白族） 的 《岩嵌绿

玉》，这些诗人的诗作颇具唐诗风韵，均

被收入《全唐诗》。宋时，大理政权更加

重视儒学，许多官员、文人多用汉语书写

诗文。

宋政权南迁后，北边的契丹、女真，

西边的党项分别建立了地方政权，辽、

金、西夏。这些政权深受汉文化影响，许

多文人习通汉语。西夏人民大都通“蕃

汉”双语。一些少数民族文人能用汉语书

写诗文。如辽耶律倍的《乐田园诗》、耶

律资忠的《西亭集》都颇具风采。契丹族

耶律楚材、女真族元好问更是才华出众，

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出现了各民族

文化大交融、大发展的盛景，涌现了一大

批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如耶律楚材（契

丹族）、萨都刺 （回族）、马祖常 （雍古

族）、贯云石 （维吾尔族）、余阙 （唐兀

族）、迺贤（回族）、雅琥（西域也里可温

人）、王翰 （西夏人）、月鲁不花 （蒙古

族）、高克恭 （维吾尔族）、丁鹤年 （回

族）等。元代还有不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

民族戏剧家，李直夫（女真族）、杨景贤

（蒙古族）、石君宝（女真族）是其中的佼

佼者。明清两代，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

使用汉语书写，如回、满、蒙古、土家、

白、壮、苗、布依、纳西、达斡尔、锡

伯、朝鲜、侗等民族作家都有汉语诗文问

世，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

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更是涌现

出一批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

如大家都熟悉的老舍 （满族）、沈从文

（苗族）、马宗融 （回族）、萧乾 （蒙古

族）、李寒谷 （纳西族）、端木蕻良 （满

族）、舒群（满族）、李乔（彝族）等。

我之所以举出以上例子，主要是说明

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这种文学现

象由来已久，并一直延续着。新中国成立

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通过汉语，那些

本民族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

一种表现生活、抒发感情的书写途径。这

为少数民族文学攀登新的高峰提供了另一

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得到了尊

重，享受民族平等和经济发展的红利。民

族经济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

民族间的通婚、教育普及等因素，使汉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这就

为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书写提供了新天

地，既有熟练掌握汉语的作者，又使他们

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受众。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些少数民族

作家在无奈之下背离了自己的母语。但我

认为，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基本上是不

存在这个问题的。历史上那么多使用汉语

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发现哪位作家

有这种无奈的感叹。当然，也有个别作家

表达出一种无奈之情，这是对历史的无

奈，任何个人都没有回天之术。在整个世

界的历史上，这样的遗憾总是屡见不鲜。

这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就有了两种

语言书写体系，即少数民族母语书写体系

和汉语书写体系。每个体系都包括了众多

民族的文学创作，而且两个体系并存了很

长时间，互学互补，互促互进，在不断交

流中发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于文学创

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用母语书写是文

学的民族性的重要标志。但文字终归是一

种语言符号，是人类表情达意的一种工

具。因此，将语言与文学民族性的关系绝

对化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误解。

口头文学可以凭借民族语言世代传

承，但书面文学却离不开文字。世界上有

众多民族没有与自己语言相匹配的文字符

号。但一个民族、一位作家的表达欲望是

遏制不住的。他们选择使用别的、自己熟

悉的书面语言去书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

母语书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属性

的重要特征，但决定文学民族性的另一重要

维度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以及他对本民族成

员的自我认定。使用任何书写语言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作者所撰写作品的民族属性。

构成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元素是民族题

材、民族心理机制和民族情感的印痕。书

写语言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林语堂

的小说《京华烟云》是用英语书写的，但

它被公认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学；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

卡的很多作品也是用英语书写的，仍被世

人认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束心灵之

火。一个作者，由于某种原因，选择非母

语书写，并不说明他不是他所属于、他所

认定并热爱的那个民族。

回族是一个民族特点很突出的民族，

从其诞生时起，就开始将汉语作为自己的

母语。回族作家用汉语书写各种体裁的文

学作品，在漫长的回族文学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一些回族特有的语言辞汇和习惯用

语，并被许多回族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构

成文学民族特色的因子。其他使用汉语书

写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有类似现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蒙古族作家

涌现出来，其中不少作家使用汉语书写，

如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朋斯

克等。他们的作品并未因使用汉语书写而

丧失民族色彩。少数民族作家学习、使用

汉语书写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创作的

题材更加广泛。他们不但以自己民族的现

实和历史为题材，还可以书写自己熟悉的

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如杨苏（白

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描写佤族生

活）、张承志（回族）的《黑骏马》（描写

蒙古族生活）都名噪一时。

现在，各民族人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以及思维方式上日益相似，少数民族作

家的眼界更加开阔，创作题材的选择取向

更加多样化。他们用汉语书写的一些作品

已经没有明显的民族标识，即作品的人和

事没有独特的民族印迹，也就是说，他们写

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生活。这是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特别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创作

的一种新趋势。这些作家从世界文学和中

国文学发展中逐渐悟出文学的精髓，不再

囿于文学“民族性”的表述，而看重对文学

本质、作家审美和时代精神的追求。

各民族语言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但其被传播和使用的命运却千差万

别，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有些语言出现了

与之相匹配的文字，而有些语言则没有。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世界各民族文

化的交流，有些语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汉语言文字就是

这种“越滚越大”的语言文字。我国少数

民族作家使用汉语书写是在这种语境中存

在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而且目前国家

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也在加大扶持的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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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晶晶）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第

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活动，将于8月4

日至7日在四川省凉山州举行。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是

国家大幅度压缩全国性文艺评奖后首次举办的“荷花奖”

评奖活动，也是本年度至今惟一筹备举办的国家级舞蹈类

评奖活动。此次评奖自今年4月底发出通知至6月19日报

名截止，共收到近500件参评作品，经审查后，有461件

作品参加初评，作品题材涉及30余个民族。最终，中央

民族歌舞团的《致·游》、中央民族大学的《雨·祭》、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的《远行》、湖北省民族歌舞团

的《土家魂》等51件作品入围终评，其中有11个独舞、

40个群舞。

8月4日至7日，将进行三场现场评选，拟评出作品

奖、编导奖、表演奖。其中，作品奖、编导奖、表演奖各设4个

提名奖，从中分别评选出两件获奖作品，一共6件作品获

奖。其他未获奖作品，将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

民间舞展演“十佳作品”荣誉称号。

中国舞蹈家协会介绍，本届“荷花奖”评奖对奖项和获

奖作品数量进行压缩，由原来的36个奖压缩到只有6个

奖，奖项的含金量大大提高，同时，对参赛作品的艺术水准

要求也更高。决赛评选过程将更加透明公开，采取评委现场

打分、现场亮分的形式，直接揭晓结果。

中国舞蹈“荷花奖”自1998年批准立项，是中国舞蹈

界的最高专业艺术奖项，曾经推出了 《阿惹妞》《顶碗

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水姑娘》《盛装舞》《邵多丽》

《红河谷——序》《彝山魂》《一抹红》等经典的民族民间

舞，以及杨丽萍、丁伟、苏冬梅等一大批民族舞蹈人才。

自2005年第五届“荷花奖”起，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将

其中的民族民间舞评奖活动开始独立举办，在贵阳连续举

办了五届。今年，“荷花奖”评奖首次移师凉山举办，是

一次新的尝试。主办方介绍，“荷花奖”连续在贵州举办

了五届，促进了我国民族舞蹈事业品质的提升，效果良

好。凉山原生态民族歌舞丰富多彩，也历来重视民族歌舞

的传承与发展，有近60年历史的凉山州歌舞团在舞蹈创

作、编导、表演艺术等方面实力雄厚，选择这里成为“荷

花奖”评选之地非常适合。

凉山州委宣传部部长王阿呷表示，在凉山举办中国舞

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这一国家级赛事，是对凉山州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民间舞创作成果的肯定。

据了解，赛事举办期间正值盛大的彝族火把节，主办

方将结合当地民俗活动，举办“送欢乐下基层”活动，让

优秀的舞蹈成果服务于大众。届时，还将举行深入的民族

民间舞研讨会,充分交流业界资源，加强舞蹈理论建设，使

荷花奖成为联系理论与实践、舞台与民间、艺术家与人民群

众的纽带与桥梁。

（图为往届“荷花奖”民族民间舞部分获奖作品）

认识阿慧，是在“ 《民族文

学》重点作家改稿班”上，一个满

脸阳光、说话甜和的回族女子。她

送给我一本散文集 《羊来羊去》，

随后读来，竟有些不忍释卷。同时

得知，阿慧是河南周口人，做过多

年的教师，长期业余写作，颇有成

果，两年前借调到周口市文联，算

是做了半个专业作家。

周口属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新时期出现了一个令人瞩

目的“周口作家群”，领军人物如

刘庆邦、邵丽等，可谓硕果累累，

还有一些留在本土的作家，如柳

岸、蔚然等，也都皆有佳作，阿慧

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批作家对乡土

一往情深，前些日子在北京一次会

上，听庆邦说起故乡与母亲，情深

处，让在座的人无不动容。而阿

慧，在颍河边的小城沈丘出生，从

小在奶奶身边长大，家境虽不如人

意，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平淡、温

暖与包容影响着她的人生，并成为

她日后创作的汩汩源泉。散文《西

洼里的童年》《俺家老奶》《大沙

河》《小路那头》《泥娃》等，写的

正是她儿时的体验，是她所意识到

的最珍贵的情感，她将乡村视为维

系生命的根脉，即便那里面浸透着

苦涩。

散文《羊来羊去》可以说是阿

慧的代表作，她以一个回族女作家

的独特视角，描写了羊的一生，从

出生、放养到被宰杀，写得从容通

达，凸显了土地的厚重和宗教的清

明，表达了她对生命的珍重和敬

畏。她善于从平凡的人事中挖掘对

生命与民族之根的思考，这使得她的散文在具有浓郁的地

域色彩的同时，更具有显著的民族个性。

对民族女性人生的关注，也是她一直最为倾心的题

材。底层回族女性的生活环境、悲苦欢愉、爱情婚姻，在

她的《天边那一片白》《十一个孩娃一个妈》《皂角树下的

女人》《俺和平》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让人领略到回族女

性的大爱、坚韧、无私。《天边那一片白》写奶奶平凡的

一生，养育子女、年轻守寡、田间劳作、接生助人，显示

出一位普通妇女的坚强厚道和仁爱豁达。可以说，奶奶不

仅是一个平常人家的支柱，也是中原大地上回族母亲的化

身，奶奶在即将走完人生历程之际，也仍是那么安详、自

然，富有美感，散发出感人至深的人性光彩。《俺和平》

用对比的手法，写了英俊小叔与丑陋婶婶生死相依的爱情

故事，小叔因事故变成伤残男人，婶婶用炙热的爱去温暖

丈夫，而婶婶于垂危之际，小叔怀抱她整整 12 个日夜，

让女人幸福地离去。阿慧对苦难和死亡的描写，虽然不无

人生的悲凉，但更多的却是富含浸润人心的温暖，有着饱

满的生命张力、丰盈的质感，透示出执著的生命观和安宁

的诠释。

对民族大义的讴歌，在阿慧的散文里有着深刻的表

现。回族的祖先由西域迁移中原大地已逾千年的历史，阿

慧的诸多作品写到了回汉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进步。《大沙河》一文讲述姥爷的身世，年轻时闯荡上海

滩经商创业，面对日寇屠刀面不改色，回乡后仗义疏财，

在遭遇乡民无意中的撞伤之后，去世前也是宽容豁达，其

精神内涵让人回味不已。《月光淋湿回家的路》写一位少

年夜行数十里赶回家探望父亲，不料想父亲为救村人已伤

重去世，文章结尾寥寥数笔，戛然而止，没有悲怆，却在

一种对命运的高远把控之中，节制淡定。

阿慧的作品来自生活，来自现实与心灵的撞击，她的

《一树花的晚霞》《槐乡手记》等篇章真切地体现出作家与

土地的亲近、与劳动者的亲近。几年前，阿慧偶尔接触到

新疆的拾棉女工，在不可遏制的冲动驱使下，2014 年

秋，她独自远行到几千公里外的新疆棉区，同棉工们厮守

在一起，睡的是女工的板床、啃吃的是冰凉的馒头，走访

了数十位河南籍拾花工及当地种棉人，写有笔记 6 万多

字，完成了一次艰辛的生活体验。她后来写出近万字的散

文《棉花朵朵开》，发表后被《散文选刊》转载，获得读

者好评。

她在作品后记中写道：“在新疆的二十五天里，我只

身行走近两千公里，偶遇很多帮助我的人。我始终在行走

中感恩，又在感恩中行走，新疆的人和土地，让我感受了

大美和大爱。在深入采访调查拾花工的过程中，我了解

到，2014 年，新疆有来自河南、甘肃、四川、陕西、重

庆等地上百万的拾花工，每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左右，

弯腰两千多次，平均摘两万多个棉朵，拾棉一百多公斤。

二十五天里，我与姐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感受生命

的力量，收获心灵的美好。”

不少人在读到阿慧这些亲身经历的散文之后，称道

“暖人心、接地气，有灵性”，同时还为她不辞辛苦，真正

将文学之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称道。这使得她

的文字更加富有真挚的情感，并更加纯净，就像她笔下的

那只小羊羔，有着清澈的目光、灵动的神态，活灵活现。

而且，又常是带着诗意的，纯朴又飘逸，在动与静之中变

化交织，具有她所喜爱并追求的韵律感与形式美。

她对散文的结构也格外在意，不囿于常规的模式，力

求不断创新、出奇，以精致的构思体现结构的美，或以情

感为主线，或以叙事为主线，不拘一格。如《遥望四角天

空》中记述儿时在乡村看露天电影的情形，将电影剧情与

现实场景交替再现，妙趣横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近年来，作为一名回族女作家，阿慧的散文渐渐引起

读者关注，正如生活在宁夏的回族作家石舒清、李进祥、

马金莲等人一样，他们的作品以其鲜明的民族个性丰富着

当今时代的文学精神，而与此同时，出生于中原大地的阿

慧书写又别有一番河南风味，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和

多重性值得肯定和期许。近期，阿慧正着力于非虚构散文

《棉花朵朵白》一书的创作，年内还将出版长篇小说新作

《知感》，这无疑给关注她的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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